青少年运动员完美主义与体育道德取向之间关系:自主和控制动机的中介作用
徐磊 1  孙麒麟 2
（1.盐城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0；2.上海交通大学 体育系，上海 200240）
摘要：目的：检验运动员完美主义、自主和控制动机与体育道德取向之间的关系，并考察自主和控制动机在完美主义与体育道德取向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对243名青少年运动员的完美主义、自主和控制动机与体育道德取向进行测量。结果显示：（1）完美主义追求对体育道德取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完美主义担心对体育道德取向有显著负向预测效应；（2）自主动机对体育道德取向有显著正向预测效应，控制动机对体育道德取向有显著负向预测效应；（3）自主和控制动机在运动员完美主义与体育道德取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完美主义追求和完美主义担心不仅对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产生显著直接效应，同时还分别通过自主和控制动机对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产生显著间接效应。表明，持有完美主义担心的运动员更易形成控制动机，从而更有可能产生消极的体育道德取向；而持有完美主义追求的运动员更易形成自主动机，从而更有可能产生积极的体育道德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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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hletes' Perfectionism and Sports Moral Orient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Autonomy and Control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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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rfectionism, autonomy and control motivation and sports moral orientation of athletes, and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role of autonomy and control motivation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sports moral orientation.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measure the perfectionism, autonomy and control motivation and sports moral orientation of 243 young athlet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perfectionism pursui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sports moral orientation, while perfectionism worr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sports moral orientation.(2)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lf driving machin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sports moral orientation, and the control moti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sports moral orientation.(3)Autonomy and control motivation play a part of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sports moral orientation. Perfectionism pursuit and perfectionism worry not only have a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Athletes' sports moral orientation, but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indirect effect on Athletes' sports moral orientation through independent and control moti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hletes with perfectionism fear are more likely to form control motivation, which is more likely to produce negative sports moral orientation; The athletes with perfectionism pursuit are more likely to form self initiative, which is more likely to produce positive sports moral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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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从教育的角度看，人们普遍认为，体育运动在青少年儿童的社会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通过提供一种情境，使孩子接触到社会的现存秩序和价值[1]。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被认为是学习与队友合作、协商和解决道德冲突、发展自我控制、展示勇气和学习公平、团队忠诚和坚持等美德的载体[2] 。然而，在竞技运动中，许多不道德行为的报道使人们开始质疑“体育塑造品格”这一观点。在各种不同层次的比赛中，几乎都存在辱骂、攻击和作弊等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且有证据表明，许多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不受任何惩罚，不但从伦理道德上违反了奥林匹克公平竞争的原则，同时也严重损害了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因此，在运动心理学领域，关于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的影响因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发现，许多心理因素（如完美主义、失败恐惧和归因控制点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完美主义是影响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的一个关键因素[3]。
完美主义通常被定义为一种追求完美和设置过高标准的人格类型，并伴随着过分评价某人行为的倾向[4]。研究表明，完美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高阶维度：完美主义追求和完美主义担心[5]。完美主义追求反映了个体追求完美和设置高的个人标准。相反，完美主义担心反映了个体担心犯错和对缺陷的消极反应。这两个高阶维度十分贴合具有完美主义特质的运动员，为下文的论述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目前，有关运动员完美主义与体育道德取向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多，仅局限于亲社会与反社会行为和兴奋剂使用态度。祝大鹏，单曙光和赵鹏（2015）的研究结果显示，关注错误、个人标准和知觉教练压力维度显著负向预测运动员亲社会行为，显著正向预测运动员反社会行为。Bahrami，Yousefi和Kaviani等以健美运动员为被试，检验完美主义与兴奋剂使用态度之间关系，结果发现，完美主义追求（个人标准）和完美主义担心（担心错误）与赞成兴奋剂使用的态度呈正相关[6]。Madigan，Stoeber和Passfield（2016）以男性青少年运动员为被试，探讨完美主义和兴奋剂使用态度之间关系，结果显示，完美主义追求（个人标准和追求完美）与赞成兴奋剂使用的态度呈负相关，而完美主义担心（担心错误和对缺陷的消极反应）与兴奋剂使用态度无显著相关[7]。
近年来，许多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进行了探讨，其中自我决定理论受到广泛关注。该理论将个体从事某一项活动或任务的动机看成是一个自我决定的连续体[8]。内在动机是自主程度最高的动机，即个体从事某活动或任务是为了其内在的愉快感；连续体的另一端是无动机，表示缺乏意向和动机；位于无动机与内在动机之间的是外在动机，根据行为的自我决定程度，外在动机又进一步被分为4种调节类型：外在调节、内摄调节、认同调节与整合调节。其中，外在调节是自主程度最低的动机，主要指个体从事某活动或任务是为了获得奖励或避免惩罚；内摄调节主要指个体从事某活动或任务是为了维护自尊或避免内疚感；认同调节是指个体理解并认可活动或任务的价值，并将其接纳到自我内部的一种较自主的动机；整合调节是个体接受了外界目标，并使其成为个人的核心价值和信念。研究者进一步将外在调节和内摄调节称为控制动机，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和内部动机称为自主动机[9]。
[bookmark: OLE_LINK18]自主和控制动机可能中介完美主义与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表明，完美主义与其他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间接的，自主和控制动机可以中介完美主义和其他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如最近Mouratidis和Michou（2011）的研究发现，自主和控制动机可以中介运动员完美主义维度与应对技能之间的关系[10]。Jowett, Hill和Hall等（2013）研究表明，自主和控制动机在运动员完美主义与职业倦怠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自主和控制动机在运动员完美主义与体育道德取向之间的中介作用值得探讨[11]。构成完美主义与体育道德取向关系的中介变量既要与完美主义相关，又与体育道德取向相关。有关体育道德的研究表明，自主和控制动机与体育道德取向的关系十分密切，自主动机与运动中亲社会行为[12]、回避使用兴奋剂呈正相关[13]，而控制动机与运动中道德推脱和反社会行为[14]以及过去兴奋剂的使用呈正相关[13]。另外，已有研究关注完美主义与自主和控制动机之间关系。Stoeber，Feast和Hayward（2009）以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发现，自我导向的完美主义（即完美主义的一种内在动机形式，反映了追求完美和表现完美是至关重要的，其特征是设定过高标准的信念）和社会规定的完美主义（即完美主义的一种外在动机形式，反映了他人对自己有高标准和被他人接受取决于这些标准的达成）分别与更多和更少的自我决定动机呈正相关。同样，在运动领域，有研究分析了完美主义与自我决定动机之间的关系[15]。McArdle和Duda（2004）针对青少年运动员的研究发现，个人标准与自主（内在调节和认同调节）和控制动机（内摄调节和外在调节）均呈正相关，担心错误与控制动机呈正相关。因此，完美主义可能会通过自主和控制动机进而影响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即自主和控制动机在完美主义与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之间起中介作用，但已有研究没有对此予以关注[16]。
创新点：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在完美主义、体育道德取向以及自主和和控制动机做了相关研究分析。完善了前人的研究理论，在完美主义与自主和控制动机、完美主义与体育道德取向的相关研究，发现了三者之间的联系，为相关理论的研究做出了一些微小的补充，三者的联系在现有的参考资料中是薄弱的。已有研究都表明了完美主义的多个维度与运动员的动机类型是密切相关的，并且多维完美主义和自我决定理论都会影响运动员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因此本文研究完美主义可能会通过自主和控制动机进而影响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自主和控制动机可能会中介运动员完美主义与体育道德取向。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探讨运动员完美主义、自主和控制动机与体育道德取向的关系，并提出假设：（1）运动员完美主义影响其体育道德取向，且不同的维度对体育道德取向的影响不同；（2）运动员自主和控制动机影响其体育道德取向，且不同形式的动机对体育道德取向的影响不同；（3）运动员完美主义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其体育道德取向，同时也可以通过自主和控制动机间接影响体育道德取向。
2研究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上海、江苏抽取多支专业运动队的队员为被试。共派发问卷262份，回收有效问卷243份，回收有效率达92.7%。其中，男性128人（52.7%），女性115人（47.3%）；一级运动员127人（52.3%），国家健将级运动员95人（39.1%），国际健将级运动员21人（8.6%）。运动项目包括田径、游泳、自行车、健美操、篮球、网球、赛艇等。运动员的平均年龄为20.5岁（SD＝4.11）。
2.2测量
2.2.1 多维完美主义
多维完美主义包括完美主义追求和完美主义担心两个维度，共25个题目，包含“追求完美（Striving for Perfection）”（5个题目，如“我尽可能追求完美”）、“不完美的负面反应（Negative Reactions to Imperfection）”（5个题目，“如“如果一切都不完美，我会感到非常有压力”）、“个人标准（Personal Standards）”（7个题目，如“在运动中，我自己有极高的目标”）、“担心错误（Concern Over Mistakes）”（8个题目，如“如果我在比赛中犯错，人们可能会对我有不好的看法”）4个分量表。“个人标准”和“担心错误”两个分量表来自Gotwals和Dunn（2010）修订的《运动多维完美主义量表-2（the Sport 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2，Sport-MPS-2）》[17]。“追求完美”和“不完美的负面反应”两个分量表来自Madigan（2016）修订的《运动多维完美主义量表（The Multidimensional Inventory of Perfectionism in Sport，MIPS）》[18]。“追求完美”和“个人标准”代表“完美主义追求”，“不完美的负面反应”和“担心错误”代表“完美主义担心”。采用里克特5点计分法，计分范围从“1”（完全不同意）至“5”（完全同意）。本研究中四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 82～0. 88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完美主义追求和完美主义担心两个分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χ2/df =3. 1，RMSEA =0. 066，NFI=0.91，IFI=0.94，CFI=0.94；χ2/df =3. 41，RMSEA =0. 077，NFI=0.90，IFI=0.92，CFI=0.92)。
2.2.2 自主和控制动机
采用Lonsdale，Hodge和RoseHodg（2008）编制的《运动行为控制量表（The behavioral regulation in sport questionnaire，BRSQ）》[19]，共20个条目，包含“内部调节(Intrinsic Motivation)”（4个题目，如“我享受运动”）、“认同调节(Identified regulation)”（4个题目，如“运动带来的好处对我很重要”）、“整合调节(Integrated Regulation)”（4个题目，如“运动是我的一部分”）、“内摄调节(Introjected Regulation)”（4个题目，如“如果我退出我将会感到惭愧”）和“外部调节(External Regulation)”（4个题目，如“如果不运动，别人会对我感到不满意”）五个分量表。采用里克特7点计分法，计分范围从“1”（完全不符合）至“7”（完全符合）。自主动机(Autonomous Motivation)和控制动机(Controlled Motivation)的计算公式，自主动机：2×内部调节+认同调节+整合调节，控制动机：2×内摄调节+2×外部调节。本研究中五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 76～0. 84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χ2/df =3. 27，RMSEA =0.070，NFI=0.90，IFI=0.93，CFI=0.93）。
2.2.3 体育道德取向
采用孙开宏等人修订的多维体育道德取向量表扩展板（EMSOS）[20]，共17个题目，包含“社会规范（social conventions）”(5个题目)、“规则裁判(rules and officials)”(4个题目)、“尊敬对手(respect for opponents)”(4个题目)和“工具性攻击(instrumental aggression)”(4个题目)四个分量表，采用里克特5点计分法，计分范围从“1”（完全不符合）至“5”（完全符合）。本研究中四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 72～0. 83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结构效度良好（χ2/df =3. 69，RMSEA =0. 068，NFI=0.91，IFI=0.92，CFI=0.92）。

2.3 数据处理
[bookmark: OLE_LINK43]运用SPSS20.0 和AMOS 20.0 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首先采用克隆巴赫α(Cronbach Alpha)系数和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评价量表的信度和结构效度；其次使用皮尔森相关(Pearson correlation)系数分析完美主义、自主和控制动机与体育道德取向之间的相关性；最后运用矩结构统计软件(Analysis of Moment Structures，AMOS)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评价自主和控制动机的中介效应。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1 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信度系数。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在完美主义追求的各维度上，运动员表现出较高的水平。而在完美主义担心的各维度上，运动员表现出中到低的水平。表明青少年运动员倾向于较高的完美主义追求。此外，在自主动机各维度上，运动员表现出较高的水平，在控制动机各维度上，运动员表现出较低的水平。表明青少年运动员具有较自主的动机调节模式。在社会规范、规则裁判和尊敬对手维度上，运动员表现出较高的水平，在工具性攻击维度上，运动员表现出较低的水平。表明青少年运动员具有较积极的体育道德取向。
表1 描述性统计和信度系数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Reliability Estimates
	      变量                范围            M       SD           ɑ

	完美主义追求
追求完美              1—5            4.26      0.55         0.82
个人标准              1—5            4.00      0.66         0.83
完美主义担心
不完美的负面反应      1—5            3.14      0.87         0.88          
担心错误              1—5            2.82      0.76         0.86
自主动机
内部调节              1—7            6.17      0.91         0.82
认同调节              1—7            6.00      0.92         0.80
整合调节              1—7            5.93      0.93         0.84
控制动机
内摄调节              1—7            3.71      0.61         0.76      
外部调节              1—7            2.98      0.81         0.79
体育道德取向             
社会规范              1—5            4.51      0.56         0.82            
规则裁判              1—5            4.62      0.68         0.83    
尊敬对手              1—5            4.25      0.63         0.72    
工具性攻击            1—5            1.71      0.63         0.78    



[bookmark: OLE_LINK23]表2 列出了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相关分析显示，完美主义追求与体育道德取向呈显著正相关(r=0.597，P<0.01)，完美主义担心与体育道德取向呈显著负相关(r=—0.256，P<0.01)；完美主义追求与自主动机呈显著正相关(r=0.567，P<0.01)，完美主义担心与控制动机呈显著正相关(r=0.640，P<0.01)；自主动机与体育道德取向呈显著正相关(r=0.512，P<0.01)，控制动机与体育道德取向呈显著负相关(r=—0.287，P<0.01)。


表2 本研究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study variables
	      变量                  1          2         3         4        5

	1 完美主义追求              1
2 完美主义担心            0.112        1
3 自主动机                0.567**    —0.115       1
4 控制动机              —0.089       0.640**    —0.114     1
5 体育道德取向            0.597**   —0.256**    0.512**   —0.287*     1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

3.2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检验自主动机与控制动机在青少年运动员完美主义对体育道德取向影响的中介作用。根据温忠麟等[21](2014)建议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本研究依次建构两个模型:(a)不包括中介变量（自主动机和控制动机）的直接效应模型和(b)包含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直接效应模型拟合良好(χ2 /df=3.382，RMSEA=0.060，NFI=0.946，IFI=0.954，CFI=0.954)，完美主义追求—体育道德取向(β=0.48，p＜0. 001)和完美主义担心—体育道德取向(β= —0.48，p＜0. 001)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均显著。
这为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将自主动机和控制动机作为中介变量纳入，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结果表明，中介效应模型拟合良好(χ2 /df=3.864，RMSEA=0.062，NFI=0.910，IFI=0.927，CFI=0.927)。中介效应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见图 1。完美主义追求—体育道德取向和完美主义担心—体育道德取向的路径系数在直接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中均显著，但在中介效应模型中显著降低，说明自主动机在完美主义追求和体育道德取向关系中与控制动机在完美主义担心和体育道德取向关系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
为进一步确证自主动机与控制动机在完美主义和体育道德取向关系中的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还比较了完全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尽管完全中介效应模型也拟合良好(χ2 /df=4.071，RMSEA=0. 078，NFI=0.890，IFI=0.907，CFI=0.907)，但与部分中介效应模型相比，模型的χ2值增加显著(△χ2= 22. 38，△df=1，p＜0. 01)，且在χ2 /df和NFI等拟合指数上表现也更差，这说明完美主义追求—体育道德取向路径和完美主义担心—体育道德取向路径不能删除，进一步验证了自主动机与控制动机在完美主义和体育道德取向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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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介效应模型图



4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青少年运动员多维完美主义与体育道德取向之间的关系，以及自主和控制动机在多维完美主义与体育道德取向之间的中介作用。

4.1 多维完美主义与体育道德取向
本研究表明，完美主义追求显著正向预测运动员的体育道德取向，完美主义担心显著负向预测运动员的体育道德取向。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符，即运动员完美主义影响其体育道德取向，且不同的维度对体育道德取向的影响不同[6]。Stoeber和Otto（2006）指出，完美主义追求是指设置高个人标准的倾向或追求卓越的内在驱动力，是一种适应性的人格倾向。相反，完美主义担心意味着不断担心错误、害怕失败、严厉的自我批评、依赖绩效的自我价值感和对自我期望与实际绩效之间差异的消极情感反应，是一种非适应性的完美主义形式。完美主义这两个维度与积极和消极心理结果存在不同的关系[5]。研究表明，完美主义追求与成功希望（追求成功）[22]、竞争自信心[23]、成功的内部归因[24]、体育成功的积极情感反应[22]和趋近目标取向[5]呈正相关；相反，完美主义担心与失败恐惧（避免失败）[22]、竞赛焦虑[5] 、成功的外部归因、回避目标取向和倦怠呈正相关。表明，完美主义追求者追求成功，设置较高的个人标准，他们的目标是尽最大努力发挥潜能，获得成功，并从中获得满足和自我肯定，而通过欺骗（如使用兴奋剂、欺诈）会破坏实现成功（达成目标）的价值过程。而完美主义担心者对自己有过高和不切实际的标准，他们的目标是尽力维护自我价值感，害怕失败，害怕被别人批评，并且倾向于认为“糟糕的表现意味着作为一个人的失败”，为了避免糟糕的表现及其负面的结果，以及人们对自己能力的负面评价，更容易使用欺诈（如兴奋剂）等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因为它们采用了规范性标准[25]。
4.2 自主和控制动机与体育道德取向
本研究表明，自主动机可显著正向预测运动员的体育道德取向，控制动机可显著负向预测运动员的体育道德取向。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符，即运动员自主和控制动机影响其体育道德取向，且不同形式的动机对体育道德取向的影响不同[26]。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受自主动机支配的运动员的行为主要源于真实自我[27]，并力求满足他们能力、自主和关系的心理需要。享受源于通过适当的手段来努力改进和完善[28]、从事符合目标和价值的行为以及与其他人建立关系过程中[25]，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获胜（如兴奋剂使用）。受自主动机支配的运动员采取不道德的行为（如反社会行为）会违背这些心理需要，因为他们从事与自己目标和价值观背道而驰的行为、获得不真实的能力以及通过欺骗和不公平的手段占对手的便宜而中断了与其他运动员的关系[25]。因此，自主动机支配的运动员应该更倾向于按照自己的自我意识和内在价值观行事，其中包括尊重他人和自己，进而更倾向于从事亲社会行为，而不太可能从事反社会行为。相反，控制动机支配的运动员主要是为了获得自我提升、名声和外在奖励，而不是为了满足基本的需要。控制动机支配的运动员不太关注比赛的过程，而是关注比赛的结果[28]。以控制性动机为主的运动员将主要关注最终结果，并强烈强调获胜。当获胜就是一切时，运动员会被诱惑去做任何事来取胜。因此，他们更有可能考虑采取不道德的行为，以争取胜利。
4.2 自主和控制动机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表明，自主和控制动机可以中介多维完美主义与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之间的关系。控制动机在完美主义担心与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完美主义担心是以仅仅部分内化为自我的动机（内摄和外部动机）为主要特征。有研究报道了类似的关系模式，即完美主义担心与控制动机正相关[29]。完美主义担心更容易导致内部心理压力，因为担心错误和对不完美负面反应的运动员更容易将这些担心与自我价值感联系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运动员更有可能形成（或保持）控制动机[30]。依据自我决定理论，受内摄调节和/或外部压力，如内疚或羞愧感、害怕惩罚等动机支配的运动员较容易受到来自“不择手段”思想的左右[12]，更有可能违反比赛的精神，从而采取包含使用欺骗等手段的不道德行为。
自主动机在完美主义追求与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完美主义追求可能会促进个体更大程度地将运动参与整合为自我的一部分[31]。有研究报道了类似的关系模式，即完美主义追求与自主动机正相关[10]。与完美主义担心者不同，完美主义追求者的运动参与原因更具适应性，为个人设置高标准和追求完美的运动员就更有可能发现运动是有趣的、愉快的、有价值的或具有重要个人意义的，这些运动员更有可能形成（或保持）自主动机[10]。依据自我决定理论，由内在动机和/或认同调节，如愉快感、重视运动参与价值等动机支配的运动员更有可能采取亲社会行为和有体育道德的行为，如帮助他人、遵守比赛规则（Shields & Bredemeier，2007）[32]。
5 结论
（1）完美主义的两个维度对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的发展有不同的作用。完美主义追求对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有直接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完美主义担心对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有直接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2）不同动机的模式对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的发展有不同的作用。自主动机对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控制动机对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bookmark: _GoBack]（3）不同动机的模式可以部分中介完美主义与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之间的关系。控制动机在完美主义担心与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自主动机在完美主义追求与运动员体育道德取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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